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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余年前，冀南平原，枪声四起。
1937 年 11 月，日军驾驶汽艇沿清凉江

入侵河北枣强，铁蹄踏处，刘中正、王金
兰等伪政权纷纷成立。1939 年，枣强沦入
敌手。

冀南人民岂肯俯首？他们以土枪为
笔、以热血为墨，在这片平原上书写了一
曲不屈的壮歌。

平原枪声响彻耳畔。其中，有一把名
为“七星子”的手枪，其影响力至今仍在。

守护

为何侵略者会来到枣强？
摊开一张泛黄的抗日地图，便能看出

枣强地理位置之特殊。枣强县位于河北省东
南部，地处广袤的华北平原腹地。抗战期
间，日军在华北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
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
割、封锁并最终消灭敌后抗日力量。而在当
时，枣强连接了山东德州和河北衡水、南
宫、冀县 （今衡水市冀州区） 等重要城镇，
一度成为冀南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

为了守护家园，冀南人民以血肉之躯
筑起民族尊严的长城。正是这片被血与火
淬炼的大地，孕育了 《平原枪声》 这般激
荡人心的故事。上世纪 60 年代，《平原枪
声》 ——这部作者李晓明从自己的真实经
历中取材进行创作的抗战题材小说，一经
出版，便风行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
记忆。

“我们这代人对 《平原枪声》 可熟悉
喽，小时候天天看它改编的连环画！”得知
记者一行前来寻访 《平原枪声》 里的人物
原型，枣强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
志国打开了话匣子，“小说中的大队长马
英，是李晓明融合自身经历与多位战士事
迹创作出的英雄形象，而李晓明正是枣强
县程杨村人。小说中马英有一位助手老孟
大爷，其原型便是张永言烈士——他生于
枣强县刘家纸房村。不过，小说里老孟大
爷用的是一次只能装一粒子弹的‘独角
龙’，而张永言用的手枪名叫‘七星子’！
张永言烈士的墓碑就在刘家纸房村外，我
院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履职，联合相关行政
部门共同守护了烈士墓。”

车窗外风景掠过，一块红底黄字的牌
子“平原枪声 肖张镇”蓦地映入眼帘。同
行的司机师傅说：“肖张镇就是 《平原枪
声》 里的肖家镇。”刹那间，小说中那些浴
血的战斗仿佛化为实体。

张永言烈士墓在距离刘家纸房村口约
一公里处。通往烈士墓的小路有一米多
宽，枣强县检察院检察官李鹏告诉记者，
这里原本尘土飞扬，坑洼难行，下雨天更
是十分泥泞。如今平整的水泥路，是在张
永言烈士墓得到修缮后重新铺就的。

盛夏的华北平原，绿意如海。远处青
松绵延，近旁的草木在热浪中缓慢吐息。
沿着小路行走，仿佛踏入一条时光隧道，
走向记忆中的过往。

田野深处，坟茔静卧。 2024 年 8 月，
河北省公益诉讼检察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平
台弹出一条线索——张永言烈士墓被杂草
覆盖，这引起了李鹏的注意。李鹏随即与
检察官助理孙博森前去调查，所见景象令
人心痛：墓碑几乎被杂草覆盖，本应被划
定为烈士墓保护区域的土地被村民开垦为
菜地。

烈士长眠之地，怎能如此？
枣强县检察院随即立案。 2024 年 10

月，该院与枣强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肖张
镇政府形成合力，推动划定张永言烈士墓
的保护范围，并清理烈士墓周围的杂草。

如今再看，烈士墓碑已被砖瓦小亭妥
帖卫护，足以遮蔽风雨。墓碑旁有两座坟
堆隆起，位于前方的是张永言烈士，后方
是张永言的儿子张光远。抗战烽火燃起之
时，张永言一封家书将远在江苏镇江任教
的儿子召唤回乡，二人一同投身于抗日救
亡的洪流之中。十多年前，张光远离世，
永远依偎在父亲身边。两代忠魂，在他们
倾心守护的故土中长眠相守。

墓碑远处，村民种植的绿豆苗在阳光
下舒展，与烈士墓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几
只蜻蜓低飞盘旋，轻轻掠过访客的衣角，
宛若代烈士向记者一行致以无声的问候。

为何烈士墓会建于田埂之间？李鹏回
忆道：“我们曾建议将烈士墓迁往烈士陵
园统一管护，但在询问张永言烈士的重孙
张书明老人的意见时，他们一家人婉言拒
绝——他们仍希望烈士在原土安息，这样
便于亲人祭扫。”

张书明老人今年已经 66 岁。记者联系
到张书明老人后，他告诉记者，坟前那几
束颜色各异的塑料菊花，是今年清明时，

他带家人献上的思念。
李鹏伸出手，轻轻拂过碑面，一缕近

乎透明的蛛网缠绕其间。他拈起一根细
草，小心翼翼地将蛛网拂去。记者见此，
也默默来到坟堆前，将塑料菊花按照颜色
摆放整齐。

回忆

刘家纸房村，无人不知张永言。
李鹏刚说这话时，记者还有些怀疑。

在办理张永言烈士墓保护公益诉讼案时，
他与孙博森并不清楚烈士墓的具体位置，
便来到村里询问。没想到，村民都对张永
言烈士的事迹如数家珍。

进入村庄，记者看见三位大娘正在阴
凉地里乘凉，便上前询问道：“大娘，您们
都知道张永言烈士吗？”

“张永言呀，村里人经常提起他……”
其中那位年纪最大的大娘摇着蒲扇说。

与小说中的老孟大爷经历相似，张永
言原本也只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位普通农民。
年少时，他因难以忍受地主的重租压榨和高
利贷盘剥，无奈离乡。流浪的那些年，他踏
过陌生的土地，尝尽了人间的冷暖，也在漂
泊中炼就了一双看透世事的眼睛。

1937 年 ，“ 七 七 事 变 ” 如 同 一 声 惊
雷，撕破了华夏大地的宁静，日寇铁蹄踏
破山河。兵荒马乱之中，张永言失去了在
外谋生的依托，只好重返故里。此时的刘
家纸房村，已不再是他记忆里那个可以安
居的故乡——它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笼
罩在一片黑雾般的迷茫与不安中。

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张永言被乡亲们视
为主心骨。村民们愁眉不展，围拢过来问
他：“这世道，人该怎么活？”张永言站得
笔直，目光如炬，声如洪钟：“怎么办？鬼
子来了，就跟他拼！咱们宁死也不做亡国
奴！”

在这片彷徨的土地上，一缕曙光悄然
照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
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肖张镇成立。战委会
的同志们常来村里宣讲抗日，张永言高大
的身形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字字铿锵的抗
日宣言，让他的眼睛重现光彩。 1938 年，
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
一年，他已经 50 岁。根据枣强县志记载，
张永言曾任中共肖张区委书记、枣强县委
委员、县参议会常委。

张永言如何获得七星子手枪，现在已经
无法考证。但无疑，仅能容弹七发，射尽后
需再重新填装七粒子弹的七星子手枪——
一把现在看来不够先进的枪，却是张永言最
好的朋友、最得力的助手，也是他动员群
众最有力的工具。张永言常在群众集会时
掏出此枪：“乡亲们看，这叫‘七星子’！
别说鬼子的脑壳，一寸厚的铁板也能打
穿。只要咱们心齐，小日本没有打不垮
的！”口口相传，“七星子”成为张永言的
绰号，威名响彻冀南大地。

李晓明特意为张永言撰写的小传 《老
英雄张永言》中提到，张永言宣传党的抗日
方针政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庙会戏台的
高处、茶馆缭绕的烟雾中、小学堂的临时讲
堂，甚至是长工歇脚的牲口棚边。人们愿意
把苦楚说给他听，也愿意把希望托付给他去
实现。

“我的爷爷奶奶就曾是聆听张永言宣讲
的村民中的一员。”刘家纸房村党支部书记
张世涛至今仍记得儿时爷爷奶奶为他讲述
的故事，“烈日之下，张永言腰束白布带，
别着七星子，站在关帝庙前，目光灼灼，
嗓音洪亮，如雷贯耳。”

时光奔流，历史与现实在这一刻悄然
重叠。如今烈日依旧，树木静默如昔，唯
有这墓碑，是天地间最高的凭吊。

《平原枪声》 中的老孟大爷，作战勇
猛。马英刚当上县大队大队长时，军区为
了鼓舞士气，发给他们 30 支枪。马英带领
队员们领枪回来，穿越封锁线时，天公不
作美，大雨倾盆而下，队员们全然暴露于
敌人的视线之中。此时，队员们惊慌地发
现，伪军的炮楼近在咫尺，四野空旷，无
处藏身……正在进退维谷之时，一声枪响
撕裂雨幕，马英一听便知，那是老孟的

“独角龙”！原来，老孟大爷用了一出声东
击西的计谋，枪声吸引了敌人的火力，队
员们顺利脱险。

这段跌宕起伏的情节，正是源自张永
言的亲身经历。

1939 年冬，枣强县大队 200 余人在景
村遭到日军包围。部队新建、装备简陋、
经验尚缺，而敌人却装备精良、步步紧
逼。此时，张永言正在距离战场十几里地
的村子里工作，得知消息，马上赶到距战
场三四里外的程杨村观察战况。

眼见有七八十位同志马上要突围而
出，日军的骑兵却要再度追上，千钧一发
之际，张永言急中生智，率领游击小队在
敌军后方开火。日军误以为县大队的援兵
赶到，立即调转过头想要攻击，张永言却
带队迅速撤回村中，县大队借机成功突围。

现实中的“平原枪声”，如此惊心动
魄！得知同志们陷于险境，张永言拿起自
己的七星子手枪，毅然奔向炮火轰鸣之
处；危难时刻，他丝毫不惧，举枪射击吸
引敌人火力。如此英雄，怎能不叫人敬
重，不叫人钦佩？

小说里，老孟大爷攻打县城时负伤，
“腿落了点残废，不要紧，退休了。他闲不
住，当了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那是一
个温暖而圆满的结局，是作者深情的寄望。

而现实中的张永言，最终安息在刘家
纸房村，这片他深爱着的、战斗过的、血
脉相连的土地。他化作了风、化作了土、
化作了村庄永远的回响。

牺牲

“1940 年 3 月 永 言 同 志 …… 壮 烈 牺
牲，终年 52 岁。”这是张永言烈士墓碑背
面的铭文。记者虽知晓真实与虚构必有分
野，但一股难以言喻的悲怆仍如潮水般汹
涌而至——现实中，那位在小说里继续发
光发热、最终安然退休的“老孟大爷”，永
远倒在了 1940年的春天！

透过张书明、张世涛的讲述和史料记
载，张永言生命的最后时刻逐渐清晰起
来：1940 年 3 月中旬，枣强县委要开县委
会，此时张永言正在家中养病。会议地点
远在五六十里外，途中需穿越敌人重重封
锁线，唯有趁夜色潜行。同志们都劝他以
身体为重，不必赴会。他却慨然道：“我都
50 多岁了，怕什么？活着打日寇，牺牲了
就革命到底了！”

有五位同志与张永言同行。行至王均
村，埋伏在此的数百名日伪军已悄然张开罗

网。敌人隐匿哨兵，欲将
来人一网打尽。张永言走
在最前面，忽见敌人扑至
面前，要张永言交枪。张永言先是“咚咚”开了
两枪，为掩护同志，他马上转身向村东疾奔！

南边，是骑洋马追的鬼子兵；北边，
是骑着自行车追的汉奸。跑了不到一里
地，张永言便被敌人追上。绝境中，他仍
举枪射击，接连击毙敌人。但他仅有十四
颗子弹，仅能填装七星子手枪两次。子弹
射光后，鬼子的刺刀闪着寒光，残忍地刺
入他的胸膛……

张永言未能如小说所愿，带着微跛的
腿见证抗战胜利的曙光，也未能于和平岁
月，在合作社的田埂上点燃一袋旱烟，笑
看炊烟袅袅的村庄。

“那……他的遗体？”记者声音微颤
地问道。

“当天夜里，家人就把老爷爷的尸身抬
回家了。”张书明老人低声说。

听到这个消息，记者感到了些许安
慰——这位可亲可敬的战士，最终得以
静静地躺在故乡的泥土之下，与他最牵
挂的家人、最牵挂的故土，永不分离。

张书明老人还告诉记者，与张永言同
行的五名同志里，就有李晓明。那时的李
晓明年纪不大，在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时，
为了更好地隐匿身形，张永言有时会将他
背起——或许，他们曾在浓墨般的黑夜里
倾心交谈：领导人提出的那些振奋人心的
理论，一旦落地生根，会焕发出怎样的力
量？当黑夜散尽，黎明的光芒将会多么炽
烈？那些曾经同行或已远去的人们，又将

走向什么样的远方？
“张永言烈士掩护的五位同志，后来怎

么样了？”记者轻声追问。
张书明老人回答道：“这五名同志都活

下来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诗句如血如火，映照着张永言不灭的英
魂。战友遇险时，他以枪声吸引火力，帮
助战友突围；敌人来犯时，他掩护同志从
重重包围中脱身。张永言甘愿为同志、为
信念，付出自己的一切。

当李晓明在小说中为老孟大爷安排一
个圆满的结局时，那不仅仅是对他曾经和
张永言烈士并肩作战的日子的怀念，更是
对千千万万名如张永言般未及目睹胜利便
轰然倒下的英烈最深切的祭奠。在文字的
宽广时空里，张永言化身为老孟大爷，替
无数个如他一般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
士，活过了那个他们为之付出生命却未能
亲眼见到的、阳光普照的清晨。

传承

枣强大地，革命英雄辈出。在办理保护
张永言烈士墓一案时，枣强县检察院通过调阅
县志、询问行政机关、走访烈士后代、询问村委
会工作人员等方式，发现全县散落在乡间的
59处烈士纪念设施，普遍存在管护缺失、保护
范围不明晰、未核定保护等级、未签署保护管
理协议、长期未拨付管护资金等问题。

2024年9月，枣强县检察院邀请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召开公开听证
会，形成保护共识。随后，枣强县检察院通
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部门及时落
实管护责任、申请专项经费、核定保护等
级。如今，枣强县59处散葬烈士纪念设施依
据“就地保护”的原则，全部完成环境整
治，3处破损墓碑得以更换。枣强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申请到10万余元专项管护资金，与
各乡镇、各村委会签订了59份保护管理协议
书，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等级及范围核定工作
也在稳步推进中。

在距离张永言烈士墓约 3 公里处，平
原枪声——枣强抗日战争印记馆 （下 称

“印记馆”） 巍然矗立。 2022 年，枣强县
委、县政府开始选址修建， 2023 年 9 月，
印记馆顺利建成，张永言烈士的生平事
迹、《平原枪声》 的创作始末，都在这里清
晰展出。此外，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印
记馆成为枣强县打造的爱国主题公益研学
路线的重要一环，英烈精神焕发新的生机。

离开刘家纸房村，车子行驶在冀南平
原上。七星子手枪踪影难寻，但“七星子”
以生命点亮的火种，早已燎原。保护烈士
墓，就是守护民族精神的记忆坐标。每一
次对墓碑的凝望，每一次对烈士墓的清
理，每一次对烈士事迹的讲述，都是后来
者在茫茫时空中对烈士的追忆——烈士代
表的，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信仰
所能达到的至高。这精神沉默不语，却比任
何宣言都更有力量。

英雄并非生来是碑。他们也曾是田间荷
锄的农人，是课堂执教的先生，是工厂里辛苦
劳作的工人……最终，他们选择在至暗时刻
燃烧自己，化作原野上、星河里永不熄灭的星
辰，为后来人校准前行的方向，照亮未来的路
途。他们的名字或许会模糊，但那份以生命诠
释的忠诚、勇气与对家国土地
的深爱，将如平原上生生不息
的草木，永远扎根在这片被热
血浇灌的土地深处。

（梁笑、郑鹏、马恒
璇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 高可 通讯员 王帅帅

【【寻访文艺经典中的抗战原型系列报道寻访文艺经典中的抗战原型系列报道②②】】

平原枪声里的平原枪声里的““七星子七星子””

马英是红色经典小说《平原枪
声》中的主人公，他出身农家，粗识
文字，智勇双全，在一次次战斗中历
练成长，在抗战中领导枣强人民与
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马英的人物
原型有三位：刘英、李晓明和张静。

刘英，1925 年 11 月出生在河北
藁城，1938 年 7 月参加八路军，194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6 岁担任枣强
县大队基干中队指导员，1944 年被
评为战斗英雄，出席冀南军区群英
会。新中国成立后到地方工作，历
任枣强县委宣传部部长、黄壁庄水
库办公室主任，1985 年离休。刘英
著有《冀南硝烟》一书，记述他抗战
的亲身经历，再现了他与《平原枪
声》作者李晓明并肩战斗的情景。
《冀南硝烟》第八章《聚歼日伪顽》与
《平 原 枪 声》第 三 十 九 章《洼 地 战
斗》，记录的就是同一场战斗。

李晓明，1920年出生在河北省枣
强县，1938年入党，担任过枣北县委书
记兼县游击大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武汉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局
长。李晓明以自己的战斗经历为蓝
本，把自己和战友们的形象糅合在一
起，塑造了马英这个艺术形象。取枪、
智斗白吉会、七打肖张镇，这些战斗都
是李晓明亲自参与或者参与指挥的。
书中“三打肖家镇”的故事扣人心弦，
但真实情况是七打肖张镇。李晓明作
为主要指挥员参加了攻打肖张镇的历
次战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智取肖
张镇据点和肖张镇歼灭战。

张 静 ，1913 年 出 生 ，2002 年 去
世，枣强县西太湖村人。1938 年 5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参加工
作，历任枣北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
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兼抗日民主政府
武装科科长。1948 年回到西太湖村，
任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
枣强县供销社主任、衡水县财粮部
部长等。1975年离休。

资料来源：《枣强名胜》（河北出
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英的人物原型

●经典回眸

《平原枪声》

《平原枪声》是李晓明、韩安庆合著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抗日战争初期日寇
占领冀南地区后，使用各种手段，妄图扑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斗争烈火。共产
党领导冀南人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
不断壮大发展自己的队伍，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作品通过塑造马英、苏建梅、老
孟大爷等人物，展现了敌后抗日游击队的成长轨迹。自 195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献礼作品问世以来，《平原枪声》又以连环画、画报、工具书、电影、电视剧、评
书、样板戏等多种形式展现，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红色经典作品之一。

▲ 平原枪声——枣
强抗日战争印记馆

▲

张永言烈士墓全景

▲河北省枣强县肖
张镇公路旁的“平原
枪声 肖张镇”标志牌

▲七星子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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